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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回  說休書托言父命　發傳單擴張女權

　　卻說愛雲唱畢歌詞後，又聽了許多人贊美，倒很高興，便對張大嫂道：「聲音一道也是心志上不可少的東西，那些忠孝節義的

思想都由音樂鼓動出來。所以學堂裡首很重音樂一科。　　照這樣看來，非但說學堂唱歌書都要選擇善本，就是論到時下小曲也須

得特別改良才好。」張大嫂答道：「這句話真正不錯，但是如今戲曲很有幾部好曲本，不比從前那些濫調，這也算得改良句。改天

我來邀你去聽新戲罷。」愛雲道：「這也很好。」

　　又談了些學務事情，隨即散會，當下就帶了全堂學生回堂。

　　方才走到堂裡 ，突見一個管門的人急急忙忙進來對愛雲 道：「師奶奶府上有人來叫，說是老爺病重，趕快請師奶奶回去。」
愛雲一想不知道什麼人生病，莫非是固齊狗賊喪盡天良弄出大病來了？我回去一轉再講。速忙請假回去。哪曉得走到家裡，只看見

固齊忙來忙去並不生病，才知道公公染了時症，病在危急，險到很了不得。那時候愛雲親遞湯藥，曲盡孝道，這都不在話下。不多

幾天，病竟日重一日，竟成不起。愛雲盡哀盡禮，自不消說。一面報告堂中另外請人庖代。

　　光陰迅速，喪禮已畢了。有一天固齊對愛雲道 ：「我如今 父親已死，我的母親不能專主那些事情，都要由我主張。你從此以
後須要對天發誓，改過自新，不要到女學堂去才好。你的公公去年准你進堂，如今公公去世，恐怕沒有第二個公公呢！

　　你須聽我吩咐，天天裝飾，天天服役，常在我身邊伺候伺候，才合出嫁從夫的宗旨。你可知道麼？」愛雲道 ：「我在女學堂
裡充教員也算文明極點，於你何干？如今立憲已有年限，將來都要靠著本領才好吃飯，你不要來啰哩啰唆。」固齊笑道：「我叫你

遵我號令，不懂什麼教員不教員。就是論到女教員，你已做了四月有餘，並沒有半個銅錢拿來我用。你如果再進堂去，我就要謹遵

父命了。」愛雲道：「公公有什麼話語？」李固齊道：

　　「那天父親病重，我找人來叫你回家，哪曉得你這個壞東西不 在堂裡，想來總是發洩愛情，倒貼別人去了。我父親臨死時有話
吩咐說道，叫你不要做教員，如果不聽好話，可拿你休了回家。我今天先告訴你，你再照這個樣子，定寫休書，不要你這種無用的

東西。我聽說孔夫子尚且出妻，何況我等呢？」愛雲聽了大怒，暗想我畢業的時候就要和他興師問罪，因為公公准我進堂，這恩不

可不報，所以遲遲未行。如今公公已死，正是我發達女權的時候，這機會不可錯過。便罵道 ：「我做了什麼 壞事，你捏造公公的
遺命休我回去？我那天不在堂裡，原是去赴音樂大會，研究音樂，誰人不知，誰人不曉？難道我不在堂裡就和別人發動愛情不成？

你這個狗賊，這樣刁難我，今天定和你拼命！」當下鬧了一場，隨即到明強女師範學堂裡，一見沈振權放聲大哭。

　　沈振權問道：「你為什麼事，姑且對我講明，我總沒有不幫你的。」愛雲就哭訴道如此如此。沈振權罵道：「這個人真正壞到

極點，正拿我們女子不當人看，那還了得。我看你的宗旨早要舉行，因為學業未成屢次讓他一步。如今恐怕到期了。你趕快刷印傳

單，敦請各女學堂的女教員、學生，在下星期日到你家去和他講理。那時女教員為將，女學生為兵，興起一班娘子軍來，不怕他凶

到哪裡去。」愛雲聽了破涕為笑，便道：「如此我就先去刷印傳單，立將告白寫好，一面找人去印，一面又走到智育女學堂裡商辦

大事。」岳趨星出來歡迎，看見愛雲面有哀容，便問道 ：「愛雲妹妹是不是為了公公去世這樣哀戚 麼？」愛雲道：「這倒不是。
」就拿丈夫罵他這些話語以及沈振權叫印傳單的宗旨，細細告訴一番。岳趨星聽了大大佩服，便道：「我們女子這樣虧苦，難道天

天要伺候丈夫不成？還要說退休回家，這又是什麼話！如今新世界上還有這種不文明、不開化的男子，真是少見。妹妹今天不要回

去，就在我這塊住宿，也好和妹妹談談。」隨即接下去道：「妹妹千萬不要煩惱，我到那時候定帶全堂的女教員、女學生和他血戰

一場，使這個野蠻男子曉得我們女界也能夠結團體、起義兵，男權漸漸奪回了。」

　　愛雲點首稱是。

　　隔了幾天，傳單已經印好，愛雲就找人去分。那些個女學堂的女子知道有這樁事情，個個不服，個個痛罵。愛雲得了這個信

息，暗暗喜歡，便對岳趨星道 ：「我的脾氣並不是要好吃 懶做，有失家規，不過想熱心教育使黑暗女界中放出無限光明，我雖死
無恨。」內中有一位女教員很表同情。這女教員姓周名濟卿，便對愛雲道：「唉，我們女子彼此都有同慨，在父母身邊的時候雖則

吃些纏足苦頭，那父母還是愛惜，還不致十分受苦。等到嫁了男子，公婆的差使不知當了多少，冤家的賊氣又不知受了多少，我們

女子的苦楚說也說不清。別人說苦似黃連，據我看來更比黃連苦十分呢。還有一種不平的禮法，丈夫去世，那女子身上著得雪雪白

白如孝媳婦一般；如果女子去世，那丈夫只戴一個藍帽結，至多再加一條白腰帶，這根白腰帶必須著過公婆的孝服方可。還要分些

杖期與不杖期的名目，這還是古人定得服制，不好倒也氣得過去。此外還有些忍心的丈夫，前妻才死就托別人說媒。似乎弔的人在

前，賀的人在後，不多幾天前妻的屍骸未冷，那如花如玉的後妻居然同牀共枕了。這個不平的事情豈不把我們氣死！俗語說人生不

幸作女子，這句話真正不錯。照這樣看來，難怪愛雲妹妹要動干戈呢！」岳趨星插嘴道：「愛雲妹妹那位丈夫真正待她苛刻，這是

又當別論。

　　你還不甚知道她的傳單，你可看過麼？」 周濟卿道：「我方才 看過，這樣丈夫真之該死，莫非女子進學堂個個都要休回家去
麼？」

　　正在談論間，愛雲看見有人進來，抬頭一看叫聲阿呀，原來沈振權來了。那些女教員個個請她坐下。沈振權坐了一刻，便對岳

趨星道：「愛雲的苦志我從前早已告訴你，如今那丈夫這樣唾罵，非但說愛雲一人沒有光彩，連我們全體女學界亦生阻力，大有切

密的關係。你此番正要熱心公益，邀了全堂師生同去評論，收回男子的強權才好。」岳趨星道：「這是應盡的義務，無不竭力。況

且愛雲妹妹助我開辦女校的巨款，就此也好圖報。」沈振權點首稱是。愛雲聽了大喜，便對沈振權道：「我有打頭陣的幫手，倒也

不怕。從此女權發達，女界光明，就在這一舉了。」隨即口吟一首七絕詩。其詩云：

　　可憐巾幗產中華，欲補情天乏女媧。

　　若果同仇能戰勝，深閨遍種自由花。

　　岳趨星聽了這首詩，連忙拿了紙筆代為抄錄下來，讀了幾遍，拍案叫絕，便道：「幼年女子中竟有這種文才，我正崇拜到了不

得。可見那位丈夫無福消受，反弄出這些廢話來，真正又可惜又可恨呢！」還有那些女學生看見這首詩，人人叫好。

　　愛雲暗想：「我們女權已漸有發達的起點，從今以後造出一個花團錦簇的新女界來，也好揚眉吐氣。便笑對沈振權道：「我們

女界自從開了女學堂以來，女權已經逐漸發達。那些開化的男子也知道文明進化，男女都是平等，好比是並蒂的花、同林的鳥。只

有我的這個男子如此無情，使我受種種不平等、不自由的壓力，好像我的身體同他買來的丫鬟侍女一般， 豈不可 慘！」愛雲說到
這裡，就有人插嘴進來。要知這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　　第七回加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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